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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内对指令言语行为（包括祈使句）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包括按照说话人的支配权或权势，

以及语句的语气等要素进行内部分类和界定。不过在实际交际中并不是所有的指令言语行为都根据

这几条因素决定其形式的，有大量违反以往研究结论的指令表达。因此，从单一标准对指令言语行

为进行分类和判断是不合理的。本文基于原型范畴理论，根据更为复杂的、有机组成的、多层次的

语境因素来考察指令言语行为范畴的选择机制，包括说话人受到的恒定因素和可变性因素，两种因

素的综合影响，决定了指令行为选择的范围大小，以及具体的形式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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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言语行为1)研究是语用学领域近年来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其主要假设是人们通过实施语言活

动实现某种行为，具体的行为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如陈述、提问、指令、许诺等，即指令言语行为

可以理解为说话人通过语言活动实现指令的行为。

对于指令言语行为和祈使句的概念仍然有所混淆。我们先来看以下三个例句：

① a.把书递给我。                                       （典型祈使句，指令言语行为）

   b.你怎么还不出去？                                 （非典型祈使句，指令言语行为）

   c.箱子太重了，我拿不动。                               （非祈使句，指令言语行为）

以上三个例子体现出指令言语行为和祈使句的研究对象的不同。其中例①a是典型的祈使句，

例①b具有表达指令的意思，但是在传统研究中，大多不列入祈使句范围；例①c也具有表达指令的

功能，但不是祈使句。而以上三个例子，都是我们指令言语行为的研究对象。指令言语行为本质上

是从说话人的“指令”意图开始，通过话语表达出来后，得到具体的表意功能。换句话说，具有指

令意图所发出的言语行为基本上都可以视为指令行为。因此，指令言语行为既包括符合“祈使句”

的结构和语义特点的形式，又包括超出祈使句的结构语义特点的其他形式，如例①c。

指令言语行为包含传统汉语“祈使句”的概念，汉语语法领域主要是对后者进行研究。祈使

句从表意功能角度看，表示命令、禁止、要求、劝阻和建议等；从结构形式角度看，具有特定的结

构特点，如谓语由表示动作或行为的谓词性词语充当；主语是第二人称代词或第一人称代词，或可

以省略；句中使用“不要、不准、不许”等否定性词语、“请、劳驾”等敬词、“啊、吧”等语气

词2)。指令言语行为包含以上语义和结构特征，但是范围更大。此外，从研究角度来看，祈使句研

究着重于结构和语义，指令言语行为则是基于言语交际中的的功能。

其次，指令言语行为到底具有何种表达功能？和其他言语行为相比有什么特点？人类语言行

为按照其表达目的可以分出陈述言语行为、疑问言语行为、指令言语行为、感叹言语行为等，其中

指令言语行为相对于其他几类言语行为，其表现形式更为混杂和多样，可以通过其他几类言语行为

的典型形式（如陈述句、疑问句、感叹句等）来表达指令的意图。传统汉语教学中，只是对句式和

语气进行形式上的分类，对于言语交际规则、表达得体性尚处于模糊的地带，尤其对于同时面临跨

文化交际问题的留学生来说，采用多种形式在不同场合发出得体的指令是有些困难的事情，这不单

单是语法方面的习得问题，更需要从语用角度进行分析，并提出教学建议。

指令言语行为之所以有模糊性问题，和人们交际心理有关。人们在表达指令时，有很强的目

的性，但是同时受到社会交际原则的制约，主要表现为礼貌原则，因此往往会采用避免直接指令

1) 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日常语言哲学家奥斯汀（J.L.Austin）从哲学和语言学角度，对主要语法标记进行

研究，从而提出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的学生塞尔（J.R.Searle）对此进行了批评和修正，根据自己的十

二项标准将言语行为分为新的五种类型：断言类和阐述类(assertives or representatives)、指令类(di

rectives)、承诺类(comrnissives)、表达类(expressives)和宣告类(declaratives)。

2) 袁毓林，《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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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使句）的策略，通过增加委婉性来达到目的。但是在这个阶段是语法规则的“空白区域”，没

有标准的表达形式。其他言语行为，如陈述、疑问和感叹行为虽然也有委婉性的需要，但是没有指

令言语行为明显，因此大多数采用典型形式。本文的主旨在于通过考察指令言语行为的生成机制，

在指令言语行为形式的模糊性基础上确立指令言语行为的本质，加深对祈使句和指令言语行为研究

的认识，对指令言语行为语用因素的“空白区域”进行探索性地分析。通过对祈使句的分析，打破

传统研究中采用形式限定的思路，以原型范畴理论认识汉语句型，并且以此启发对于更多汉语句类

的讨论。

2、指令言语行为与原型范畴

1) 传统范畴理论与原型范畴理论

“范畴”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范畴”这一概念

对之后的许多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之后的研究者以此概念为基础提出了新的范畴理论。

为了方便区分，一般把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范畴理论称作“传统范畴理论”。廖秋忠（1992）把传统

范畴理论的基本内容总结为：一个范畴是根据一组充分必要条件构成的；条件一般是两分的，

“是”或者“非”；范畴之间有明确的边界；同一范畴内的成员之间的地位是相等的。但是，实际

上在人们使用的语言中往往可以发现难以界定范畴的情况。因此，为了解决传统范畴理论解释不了

的问题，70年代初语言学家Labov和Rosch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范畴理论，即“原型范畴理论

3)”。原型范畴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每个范畴可以分成两大构成成员，即“核心成员”和“边缘成

员”。核心成员是具有最典型特征的成员，边缘成员是和核心成员具有相似性的成员；不管是核心

和边缘成员之间，或者边缘成员内部都存在等级上的差异；所有范畴的边界是开放的，所以某个范

畴的成员是可以增减的。前文已提到，指令言语行为与其他言语行为相比，其形式分类的边界具有

模糊性。因此从传统范畴理论看，例①a是毫无异议地归到祈使句范畴里，对例①b的分类界定有所

争议，例①c绝对不能归到祈使句范畴内。但是这三个句子都具有指令言语行为的特征，按照传统

范畴理论无法揭示出三者之间的共性和等级性差异，而原型范畴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这些模糊性的

现象。袁毓林（1993）曾说过有些句子“不具备祈使句的形式，却又间接地表达祈使意义的，不能

视为祈使句”，如例②a，但又把同样情况的②b划入祈使句，说明了传统祈使句的概念界定不具备

很强的可操作性，难以进行有效清晰的界定。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指令言语行为，其中包含了祈使

句。②a虽然没有具备祈使句的充分必要条件，不过在特定的语境下完全可以表达指令意义，符合

指令言语行为的条件。因此，从原型范畴理论角度看②a可以算作指令言语行为的边缘成员： 

②  a. 这个箱子太重了，我拿不动。

    b. 你可不可以帮我搬一下这个箱子？

3) 吴世雄、陈维振，〈范畴理论的发展及其对认知语言学的贡献〉，《外国语》，第4期，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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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原型范畴理论和祈使句的研究，本文认为只要说话人具有表达指令的意图所发出的言语

行为都应看作指令言语行为，采用原型范畴理论来解释指令言语行为更加合理。

2) 指令言语行为范畴成员的界定

本文参考原型范畴理论的概念，对指令言语行为的成员进行重新定义和划分。早期原型理论

主要应用于词汇研究，特别是区分多义词的语义范畴。我们利用其对于“核心成员”与“边缘成

员”的认识，将研究对象锁定在指令言语行为的成员上。从原型范畴理论角度看，指令言语行为这

一范畴也可以分为核心和边缘两大成员。那么，指令言语行为范畴中哪一些归为核心成员，哪一些

归为边缘成员？

上面谈到的前人研究（包括祈使句研究）认为，成为指令言语行为需要一定的条件，如主语

是第二人称代词或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或是省略；谓语是表示动作的。但是，事实上不具备这些条

件的（如例②a）仍在某种语境下可以实施一定的指令。例②的两个句子虽然表面上采取不同形

式，但是都具有同样的目标，即蕴含着说话人使听话人做某事（搬箱子）的意愿。那么两种形式的

指令言语行为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有什么差异？

周启强&白解红（2004）、孙亚（2008）、李虹（2011）、陈红波&杜凤兰（2015）和陈红波

（2016）曾经对请求言语行为的范畴成员进行过研究。参考他们对请求言语行为范畴成员的区分标

准，本文将指令言语行为的区分标准重新整理为以下三条：

第一，从句法结构角度看，指令言语行为的核心成员是以祈使句的形式出现的无主语或第二

人称代词为主语的结构，如例③a和③b。不符合此条件的则不是指令言语行为的核心成员，如例

④。

③ a.云经，你给我住嘴！                                    （传记,《李嘉诚家族传》）

   b.好容易有点时间还想什么？赶紧歇息！               （电视访谈, 鲁豫有约：开心果）

④ 咱们暑假报名到洪水灾区参加义务服务好不好？                 （报刊, 《人民日报》）

第二，从语义角度来看，在话语中要直接提到说话人要使听话人发出的动作或者发生的事情

的可算作是核心成员，如例⑤a和⑤b。而话语中没有直接提及说话人使听话人做或不做的具体内容

的就不是核心成员，如例⑥。

⑤ a.你们俩都站好！                                           （报刊，《作家文摘》）

   b.叫你留下，你在这儿跟姐姐、姐夫好好过。                                 （同上）

⑥ 都说没事了，这么较真干什么呀。……你再多嘴非要把他们拆散才满意啊？ 

                                                               （电视剧, 爱情公寓4）

第三，从语用角度来看，说话人的指令交际意图直接在话语中呈现出来的（有时话语中使用

施为动词），并且没有言外之意的可算作指令言语行为的核心成员，如例⑦a和⑦b。否则不是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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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如例⑧。

⑦ a.要求你注意画线时的感觉，并且记住这种感觉。                        （CCL语料库）

   b.请求您批准下列各点。                                      （报刊,《作家文摘》）

⑧ 妈妈，我想要二十块钱。                         (教育书籍,《这样说孩子最能接受》）

本文把同时满足以上条件的言语行为认定为指令言语行为范畴的“核心成员”，把没有同时

满足以上条件的指令言语行为视为“边缘成员”。根据现有对指令言语行为的研究，大体上核心成

员对应“直接指令”，边缘成员对应“间接指令”。此外，一般指令言语行为的分类观点中对它们

的语力的看法如下：直接指令的语气是强硬的，而且其语力也强；间接指令的语气相对舒缓，并且

其语力也较弱。但是本文认为“直接对应强，间接对应弱”这一说法并不是完全对的。“还不快V

P？”或者其他采用责怪的形式表达指令的语句，虽然形式上是间接的，但是其语气和语力并不比

直接指令弱，甚至还要强。指令言语行为范畴的其他成员也是如此，不过语气和语力问题不是本文

的重点，不详细解释。

上面已谈及，一个范畴中的成员之间存在等级上的差异，并且虽然有程度上的差异，但是它

们之间还存在相似性。换句话说，越符合以上条件，则处于越核心的位置，与此相反，虽然具有与

核心成员的相似性，但是其相似性越少，则处于越边缘的位置。根据原型范畴理论，范畴的边界是

非常模糊的，所以这些处在边缘位置的成员，可能会具有其他范畴的特征。比如范畴“A”的边缘

成员“a”，有可能是范畴“B”的核心成员，又可能是范畴“B”的边缘成员。像例④、⑥、⑧是

指令言语行为范畴的边缘成员，不过它们表面上还具有疑问句和陈述句的形式。因此，根据原型范

畴理论它们是处在两个范畴之间交集地带的边缘成员。

3、指令言语行为表达形式的选择机制

人类进行言语交际的时候，无论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一定存在具体或者抽象的语境。此

语境一般包括交际者本人、交际者之间的关系、交际空间和时间等。这些语境对人类的言语交际有

很大影响，对指令言语行为也是。以往对指令言语行为的分类研究中，对影响指令言语行为的形式

选择的要素时，主要使用支配权、权势、地位等术语，但是它们却都指同一个要素，即交际双方的

关系。不过如上所述，选择指令表达形式是根据更为复杂的、有机组成的语境来进行的。

本小节先对影响选择表达形式的语境因素进行全面考察，然后对影响的方式和指令形式的生

成机制进行讨论。

1) 指令言语行为交际的语境因素

国内外诸多学者从多样的角度对语境进行过研究。如陈望道（1932）最早提出“语境”的概

念，他把语境分为六种：何地、何故、何人、何如、何时、何事4)。王德春（1964）认为，言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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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是除一定的上下文之外，还包括主体、通过语言表现的思想、时间、地点、场合、对象。何兆熊

（2000）认为，“语境是一种心理构建体，包括话语的上下文、即时的物质环境、人的认识因

素”。在国外语用学界也对语境进行了不少研究。1977年，英国语言学家Lyons将语境分为六种：

空间与时间场合、角色与地位、恰当的主题、恰当的语域、正式程度、交际媒介。美国语言学家Ha

rris（1988）认为语境可分为七个类型，包括语言知识、世界知识、集体知识、特定知识、语篇因

素、作者、体裁。以及Sperber & Wilson（1986）根据认知心理学提出了“认知语境”的概念5)。

通过以往语境研究，可以发现其分类标准不一致。其原因是世界上所有的存在都具有成为语

境的可能性，那么找到一条统一的标准对不计其数的语境因素进行分类是很困难的，因此研究者只

好根据自己研究的需要对它进行分类。因而不同人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结果导致了诸多不同术语

的出现，如内部语境和外部语境、客观语境和主观语境、真实语境和虚拟语境以及语言语境和非语

言语境等，但是都没有联系言语行为的本质，无法反映出指令言语行为的生成机制。本文以在实际

交际中包含场景的指令言语行为作为语料，结合以往研究和指令言语行为的生成机制，根据言语交

际过程的要素6)，把语境因素重新分为主体语境、场景语境和言语语境三大类。

(1) 主体语境

主体语境是指与交际者直接有关的语境，如交际者的角色（客观的社会身份）、交际双方的

关系（熟悉程度）、对对方的情感（喜好程度）、个人的心理状况（交际时的心情）和个人的认知

与文化背景等。前人研究中的一些相关概念，如“何人、角色、地位、作者（针对书面材料）、对

象、认知因素、对某方面的知识”等因素都可以归到主体语境内。下文将对以上五类主体语境进行

具体解释。

交际者的角色是交际双方担任一定的角色从而形成的某种关系，临时的关系如听话人和说话

人、服务员与客人关系等，静态的关系如老师和学生、父母与子女、朋友之间、职务的上下级关

系、年龄上的长幼关系等。在交际的过程中这些角色是可选择的，并且一个人可以同时担任多种角

色。例如，在言语交际中，一般情况下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角色是可以随时调换的。此外，说话人根

据交际的对象或场合可以担任家长、老板、朋友、学弟、儿子等多种角色。交际者担任的这些社会

角色在人们言语交际的时候对表达内容和表达形式有一定的影响。例如，角色地位的高低对言语表

达形式有较大的影响力，换句话说，是不是具有相对的权势。以往指令言语行为研究中的支配权和

权势等说法也表达类似概念。社会角色高意味着级别高或年龄大，又或在特殊情况下临时给予的位

置等。这些担任相对高角色的人选择指令形式上的自由度比较高，选择指令形式的范围较大，即根

据自己的需求可以选择从最委婉到最直接的指令形式中的一种。与此相反，角色地位相对低的人，

因为相对于角色高的人更受到礼貌因素的影响，所以选择指令形式上自由度较低，选择指令形式的

范围较小，一般选择比较委婉和间接的形式。

交际者的关系是指交际者之间的熟悉程度。熟悉程度由高到低，大致可分成熟悉、一般和陌

4) 王建平，《语言交际中的艺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5) 胡壮鳞，〈语境研究的多元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双月刊）》，第3期，2002。

6) 刘焕辉，〈言语交际学的性质及其他〉，《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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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三个等级。双方进行交际时，交际者之间的熟悉程度对交际策略的选择也起着作用。例如，熟悉

程度可与礼貌问题直接联系。根据礼貌原则，熟悉程度越低，越选择不强制、比较委婉的策略；熟

悉程度越高，选择简洁、直接的方式的可能性越大。同样，熟悉程度高的在选择表达形式上自由度

比较大，可以选择指令形式的范围较大，根据自己的需求，也可选其他委婉的指令形式。

对对方的情感（喜好程度）和个人的心理状况（交际时的心情）因素不同,前者是指针对听话

人的感情，后者是指与听话人无关的个人情绪。对对方的情感，即喜好程度是以交际双方一起经过

的时间或者一系列的事件为基础形成的。并且其形成的结果可能是喜好程度高、一般或低。不过，

交际当时说话人第一次与听话人进行交际时，一般他们之间不存在感情，因此他们的喜好程度可以

归为“一般”。但是，如果交际双方处于比较特殊的情况，即说话人因听话人处于不利的情况，说

话人对听话人的喜好程度应设定为“低”程度。对对方的情感（喜好程度）和个人的心理状况（交

际时的心情）对人们进行交际时语气和词汇的选择会产生影响。例如，如果自己的情绪不好，或对

对方有厌恶的感情，可能会选择比较挑衅的、强硬的语气或词汇进行交际。说话人个人情绪和对对

方的感情状况友好的话，选择表达形式的自由度较高，从而可以选择的指令形式的范围也较大。但

是，说话人个人情绪和对对方的感情不好，选择指令形式的范围会缩小，即有选择比较强硬和直接

形式的核心成员倾向。

个人的认知与文化背景因素一般受其生活背景和受教育的程度等影响而形成，这类因素还包

括对某方面的知识，如一般常识（百科知识）和专业知识等。文化因素包括大到一个国家和民族，

小到各年龄层、职业、家庭等的文化。这些个人的知识背景和不同群体的不同文化会影响到指令的

形式，甚至影响到指令的具体内容和词汇的使用上。但是这些影响不是本文考察的重点，不做详细

分析。

(2) 场景语境 

场景语境包括进行交流的场合、事件状态等。以往研究中的“何地、何故、何时、何事、地

点、场合、空间”等因素可以归到场景语境内。下文对以上两类场景因素作出具体解释。

场合可以从它的轻松程度分为正式和非正式场合。轻松程度低的是指气氛比较严肃的演讲、

会议等做公务的正式场合，在这些场合上一般受到此场合的具体目的和气氛的影响，对言行的制约

性较大，因此说话人选择指令形式的范围较小。与此相反，非正式场合的轻松程度高，相对于正式

场合气氛更自由，并且可以涉及到多种主题，因此场合对言行的制约性较小，即选择指令形式的范

围较大。但是，在正式场合上可以选择指令形式的范围小并不意味着要选择直接和强制形式的核心

成员。这是因为正式场合比较注重礼貌，言行表现不会那么随意，所以一般使用正式的口吻表达指

令。在正式场合上，虽然因为受礼貌原则的影响选择比较委婉的形式表达，但是还依据数量准则

（即足量和不过量准则）7)，选择比较简洁和正式的形式。另外，像在医院、法庭等特殊场合中，

医生、检察官等人根据在职业上的要求必须遵守规范的指令方式，因此，虽然是正式场合，但通常

7) Grice（1975）认为，在所有的语言交际为了达到交际的目标，交际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双方都应该遵守的

准则，他称这种准则为会话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其中数量准则是指说话人应该提供

与交谈目的相关的足够信息，并且说话人提供的话语不能超过所需要的信息（转引自何兆熊，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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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选择委婉和礼貌性大的指令形式。

事件状态是指当前进行交际时的事态缓和程度。事件状态与场合有所区别，场合的轻松程度

是对交际者所处的空间性要素的判断，事件的缓和程度是对交际者所面临的事件要素的判断。事件

状态可以分为缓和程度高（不紧急/随意）、一般、缓和程度低（紧急/重要）三个等级。缓和程度

高时，此因素相对于其他因素不处于优先位置，因此对表达指令形式上的制约性也不大，即说话人

选择指令形式的范围较大。与此相反，事态的缓和程度越低，此因素对说话人选择指令形式上的制

约性却越大。特别是，在事态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如发生意外时或有生命危险的情况，说话人可选

择的指令形式非常有限。这是因为危险紧急的情况中没有可以犹豫的时间，因此说话人尽量选择简

洁的、明确的和强制的形式提高指令的实现度。

(3) 言语语境

言语语境是指口语交际中的前言后语或者文章的上下文，即在当前交际中已提供的言语上的

信息。在以往研究中的“体裁、媒介、语篇因素”等因素可以归到言语语境内。言语语境是交际开

始以后才会有的较为特殊的语境，因此，如果交际者要进行指令言语交际之前没有言语上的信息，

说话人就不受到此语境的影响。不过，言语交际开始之后，交际者有时会受到此语境的影响，一般

是交际者为了增强修辞效果而有意地利用。另外，此因素还影响到听话人对指令的理解。说话人的

话语对听话人而言是言语语境，即上下文。因此，听话人根据说话人提供的信息、使用的词汇、语

气等了解说话人的指令意图。有时候，听话人没有立即了解说话人的指令意图。此时，交际者之间

还会继续多次进行交流，然后听话人根据多次交流积累形成的新言语语境去理解说话人的指令意

图。

(4) 语境因素的优先顺序

上面参考以往的研究将语境整理为主体语境、场景语境和言语语境三大类。主体语境是交际

者的角色、交际双方的关系（熟悉程度）、对对方的情感（喜好程度）、个人的心理状况（交际时

的心情）和个人的认知与文化背景等。场合语境有正式和非正式场合（场合的轻松度），交际时的

事态状态（事态的缓和程度）等。言语语境是口语交际中的前言后语或者文章的上下文，即言语上

的背景信息。这些语境因素有机结合影响人们的言语交际，但每个语境因素对指令言语行为的生成

和理解的影响力不同，而且它们之间存在优先顺序。我们发现恒定性和可变性是影响语境因素的优

先顺序的重要性质，因此下文将引入这两个区别性质对语境因素进行再次划分。

本文根据语境因素是否可变将其分为恒定性和可变性两大语境因素。恒定性语境因素是指受

到客观的时间和空间影响的因素，如主体语境中的熟悉程度和喜爱程度，场合语境中的场合轻松程

度和事态缓和程度就属于恒定性语境因素。首先，熟悉程度和喜爱程度是基于交际的主体与对方一

起经过的时间或一系列事件形成的，因此，不能根据不同情况任意选择熟悉和喜爱程度。其次，场

合轻松程度和事态缓和程度，无论具体或者抽象的场合和事件，都是由外部要素来决定的，而不是

根据个人的想法决定的，是交际者不能控制的外部要素。



指令言语行为表达形式的选择机制 / 金宝兰 ․ 135

与此相反，可变性语境因素是指根据交际者可以控制的或者易变的，或不一定存在的语境因

素。如主体语境中的个人的心理状态、角色、认知与文化背景和言语语境。首先，个人的心理状态

是受到其他语境的影响容易变化。并且，交际者发出指令的时候有意显露或者隐藏自己的情绪进行

交际。因此，此因素可归到可变性因素内。其次，交际双方进行言语交际的时候至少形成两个以上

的角色关系，如说话人和听话人关系同时可以具有上下级关系，年长和年幼的交际者同时可以具有

朋友关系等。换句话说，交际双方各自担任多个角色，在具体的言语交际中选择其中一个或者几个

角色与对方形成一种角色关系。但也有不可随意选择的，多是比较稳定的角色关系，如师生关系、

职场中上下级关系等。不过，一般情况下，交际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或实际情况，有意地凸显或者隐

藏自己的角色而进行交际。因此，可以说此因素的可变性比较大。最后，认知文化背景和言语语境

更加是交际者自己能够控制的因素，而且在指令言语行为的生成阶段和对听话人理解话语的阶段都

有影响，相对其他语境而言对指令言语行为生成的制约性较低。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恒定性语境因素优先对指令言语行为的形式选择产生影响，具体有

四条恒定性语境因素，见表1：

恒定性语境因素 等级

主体语境

双方关系

（熟悉程度）
高（熟悉） 一般 低（疏远）

心理状态

（个人情绪）
好 一般 不好

场景语境

场合的轻松程度
高

（非正式）
一般

低

（正式）

事件状况

（缓和与随意程度）

高

（缓和/随意）
一般

低

（紧急/重要）

指令形式的选择范围 大 中 小

表1 恒定性语境因素的等级和指令形式的选择范围

以上语境因素有机结合，共同影响交际者的指令形式选择范围。我们按照指令行为选择的自

由度将其分为三种：范围大、范围中和范围小。说话人在一个交际场景中受到各种语境因素的制

约，如果能够自由地选择表达形式（直接和间接），则意味着其指令行为选择范围大；如果不能够

自由选择，只能采用直接或者间接中的一种形式表达，则意味着选择范围小。下文将分析具体各种

语境因素如何影响指令言语行为的选择范围。

本文将根据以上恒定性语境因素等级考察指令言语行为生成的基础搭建，主要包括对于指令

形式选择范围的限制，以及具体以何种形式表达指令。本文暂时不详细介绍可变性因素的影响，有

待日后进行更深入、更完整的指令言语行为的生成研究。下文具体介绍恒定性因素如何影响指令言

语行为表达形式的选择。

2) 指令言语行为表达形式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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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交际是为了交换信息、加深感情、调换气氛，甚至是娱乐等需求开始的。指令言语交

际也是从说话人的需求开始，即让听话人做或者不做某事的交际意图8)。指令言语行为的初始是从

说话人的单一需求开始的，但从结果上看，一个指令交际意图却可以以多种指令形式表现出来，如

例②。例②的说话人的指令交际意图都是“使听话人搬箱子”，但结果却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

来。本文认为，这是产生指令交际意图之后，在说话人的认知过程中受到多种语境影响的结果。换

句话说，根据不同语境的影响可以采用核心成员、与核心成员相似性高的边缘成员、与核心成员相

似性低的边缘成员。因此，不同于以往对指令言语行为的分析，本文将影响指令表达形式选择的因

素进行切分，建立各个因素的强弱等级与指令形式之间的选择制约关系，提出一个新的表达机制模

型。

我们认为某个语境因素绝对不会单独存在，它们有机地结合对言语形式的选择产生影响。上

面将所有恒定性语境因素按程度分成三个等级：高/好、一般、低/不好（详见表1）。这些等级并

不直接导致说话人选择某一种形式的指令，而是首先影响说话人的指令形式的选择范围。首先讨论

恒定性语境因素和指令行为选择范围大小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如影响说话人的恒定性

语境因素是高等级的（高/好），受到的制约则相对低，因此可以选择指令形式的范围就大；影响

说话人的恒定性语境因素是中间等级的（一般），可以选择指令形式的范围就是中等；影响说话人

的恒定性语境因素是低等级的（低/不好），受到的制约则相对大，因此可以选择指令形式的范围

小。为了达到直观性效果，我们把指令形式的选择范围以数值来表示。首先需要引入数值来表示核

心和非核心成员。“0”表示最典型的指令言语形式，我们把等级之间的差异定为“1”，那么次核

心的成员表示为“1”，再往边缘发展的下一级则分别为“2、3”，“3”是整个指令言语形式的最

边缘。在此基础上，我们把指令形式的范围划分为“大、中、小”三种，其中“大”表示0-3的全

部范围；“中”略小于“大”，有两种可能：0-2和1-3；“小”则有三种可能：0-1，1-2，2-3。

具体如下：

大： 0-3，从核心到边缘区域

     

中： 0-2，从核心到中间区域      1-3，从中间到边缘区域

     

8) 此概念是在朱德熙《语法讲义》中对于祈使句定义的基础上总结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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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0-1，核心区域       1-2，中间区域       2-3，边缘区域

       

根据以上标准，如果交际者所处的每个语境因素都是高等级的，选择指令形式的范围就大（0-

3），换句话说，可以较为自由地选择指令形式。不过，交际者当前所处的语境因素中，只要一个

是低等级的，此语境因素就具有最突出的影响力，类似于木桶原理，从而只能从小范围中选择指令

形式（“0-1”或“1-2”或“2-3”），换句话说，指令形式选择面非常狭窄。下面将对不同语境

因素等级和指令形式选择范围进行例句剖析。

⑨ 大（0-3）

A：那现在怎么办？

B：算了，不用放在心上。反正我们天一亮就走了。                （小说,《解忧杂货店》）

例⑨是说话人“A”在心理纠结一些小事，所以说话人“B”想使“A”不要纠结的情况。交际

者的关系是友好的伙伴（熟悉程度高），他们所处事态也不紧急（缓和程度高），交际场合是非正

式场合（场合轻松程度高），而且说话人对听话人的感情也是较好的（喜爱程度高）。即所有语境

因素都是高等级的，说话人可以选择“大（0-3）”等级内所有的指令形式，直接的或者委婉的都

可以，例⑨就是其中一个选择的结果(换句话说，B用什么形式的指令都可以)。用图表可以表示

为：

图1 例⑨的指令形式生成

⑩ 中（0-2）或（1-3）

  (克郎对老爷爷）：请告诉我运动会赛跑拿第一的方法。          （小说,《解忧杂货店》） 

例⑩的具体情景是：小朋友“克朗”向解决心事的老爷爷咨询实现自己心愿的办法。具体语

境因素分析为：对话轻松程度高（讨论日常的小事），事态缓和程度高（事情不急于解决），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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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说话人克朗对听话人老爷爷的情感态度友好，但是两人的熟悉程度一般。因此受到一个中等

级语境因素的限制，说话人的选择范围是“中（1-3）或（0-2）”因为熟悉程度的等级为2，因此

选择指令形式的范围在1-2，用图表可以表示为：

图2 例⑩的指令形式生成

⑪ 小（0-1）

（老板对员工）：你今天不当班，别在店里面破坏我的东西。赶紧给我走。 

                                                      （电视剧, 一又二分之一的夏天）

例⑪的语境因素为：交际双方是上下级关系（熟悉程度一般），事件情况也不太紧急（缓和

程度高），交际场合是工作单位（场合轻松程度低），而且听话人平时工作时常常做不好，并且现

在一直闯祸惹说话人生气（喜爱程度较低）。因此，在两个低等级因素，即场合轻松程度和喜爱程

度的影响下，说话人可以选择指令行为的范围限制于“小（0-1）”。用图表可以表示为：

图3 例⑪的指令形式生成

上面例子是由于喜爱程度因素等级低，制约了指令形式选择范围。下面的例子中，事件缓和

程度作为制约指令形式选择范围的因素，看例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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⑫ 小（0-1）

   克郎：你在干吗！快跑啊！

   小芹：我弟弟……辰之不在屋里。                            （小说,《解忧杂货店》）

例⑫的具体情景是：交际双方在演出，表演结束后突然着火，克朗想让小芹快逃出去。具体

语境因素为：双方熟悉程度较高，场合轻松程度高（在演出结束以后），喜爱程度上说话人对听话

人的情感态度很好，但是事态缓和程度非常低，事情非常紧急（着火），因此唯一一个低等级因素

制约了指令行为的选择范围。用图表可以表示为：

图4 例⑫的指令形式生成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语境因素对选择范围的影响不是相加的结果，而是类似于相乘的结

果，只要有一个因素值是0，最终的结果就是0。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交际双方的熟悉程度因素与其他语境因素不同，在对选择指令形式的范

围的制约上有差异。只考虑熟悉程度因素，熟悉程度高可以选择的范围大（0-3），熟悉程度低可

以选择的范围小，不过其范围小不是指核心区域（0-1），而是指边缘区域（2-3）。这是因为一般

情况下，双方的关系越疏远（即熟悉程度低）会受到礼貌的影响，所以说话人往往选择在“2-3”

范围内的边缘成员表达指令。不过，在实际交际中即使熟悉程度低（可选择范围“2-3”），如果

其他因素中至少一个的程度低（可选择范围“0-1”），就按照“0-1”的核心区域选择指令形式。

例如：

⑬ 快！快叫救护车！                                           （电视剧, 转身说爱你）

例⑬的具体情景是：说话人在路上看到一场车祸，想让在旁边的人立刻叫救护车。交际双方

是陌生人，熟悉程度低（可选择边缘区域“2-3”），喜爱程度无法测量（可选择中间区域“1-

2”），场合轻松程度高（可选择范围“0-3”）。但是说话人对听话人的指令发生在非常紧急的情

况下，事态缓和程度非常低，这一因素得到凸显，因此采用强制的核心形式：“快叫救护车”。

上文分析了多重恒定性语境因素如何影响指令言语行为的选择，在日常交际中除了受到恒定

性因素的影响，有时候说话人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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⑭ 爸爸（对女儿）：小襄，吃早饭了，过来。                     （电视剧, 转身说爱你）

例⑭中爸爸对女儿的指令言语行为发生在家里，事态缓和程度高，喜爱程度良好，场合轻松

程度高，这三个因素决定可以选择范围大（0-3），熟悉程度高，因此可以选择的范围大（0-3）。

这里爸爸选择了核心指令形式“过来”，是受到其他的可变语境因素的影响。如吃饭的事情不是对

说话人有利的事情、女儿对吃饭没有排斥的态度等。试想一下，如果女儿很不喜欢吃饭，那么爸爸

就会采用“来吃饭好不好”这样的边缘形式。关于可变性语境因素对指令言语行为的影响，本文不

再详细叙述，有待日后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例⑭的指令言语行为生成模式的初步设想是：

图5 例⑭的指令形式生成

总体来看，说话人首先通过恒定性语境因素先把指令形式选择范围确定下来，然后在说话人

的脑海中再次进行加工。即根据个人的认知、社会文化背景、言语语境等可变性因素，产生附加交

际意图。如：

⑮ 大（0-3）

（朋友们举行庆祝宴会）

  要不然咱们去庆祝一下吧。挺高兴的事！                （电视剧, 一又二分之一的夏天）

例⑮说话人的指令形式选择范围大（0-3），即可以选择直接的指令方式，也可以选择间接的

指令方式。在此基础上，说话人再根据自己的认知或者其他因素，产生“尽量避免破坏气氛”“活

跃气氛”等附加交际意图，就从最核心到最边缘的成员中选择了礼貌的、间接的建议方式。再看例

⑪指令形式选择范围小（0-1）。此说话人必须选择在核心等级内的指令形式。在此基础上，说话

人再根据自己的认知或者其他因素，产生“使对方知道自己的感情”“提高指令的强制度”的附加

交际意图，从而他选择了更加强硬、直接的指令形式。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语境因素，说话人有时候要选择最核心成员，即原型。核心成员可视为

直接指令，也可以看作原始的指令交际意图的实体化。但是原始的指令交际意图和经过选择的最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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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成员（原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原始的指令交际意图是没有受到任何内外要素影响的，一个人

心理或生理上的需求。而经过选择的核心成员是已经受到内外要素影响的结果。虽然形式上相同，

但实质上完全不同。换句话说，如果说话人采用最原型的形式表达指令，这原型的指令形式也是说

话人根据附加交际意图有意地选择的结果，而不是说话人的原始交际意图的直接呈现。换句话说，

人类交际中的所有指令言语行为的表达，都是通过原始交际意图和附加交际意图的双重作用下形成

的。

4、结论

以上对指令言语行为范畴的生成过程的分析,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步骤：第一，说话人受到内

外环境的刺激，从而产生原始的指令交际意图；第二，在此基础上，受恒定性语境因素的支配，决

定指令形式的选择范围（范围分为大、中和小）；第三，再次受到恒定性语境因素之外的其他语境

因素，如可变性语境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附加的交际意图（可变性因素交际的时候不是一定存在

的，所以不经过第三步骤，直接由第二步骤形成附加交际意图亦可)；第四，根据附加的交际意

图，在已决定下来的范围中，选择适当的形式表达指令。

根据原型范畴理论，指令言语行为的形式多种多样,从最直接的祈使句到较为间接的疑问句和

陈述句等。不过，以往的很多研究只根据单一的标准，分出复杂多样的指令言语行为。因此，本文

为了更加正确地理解指令言语行为，根据实际交际时的语境，主要是恒定性语境因素，考察了对指

令言语行为生成的基础搭建（如，第一、二和四步骤）。通过对指令言语行为生成机制的考察，为

复杂多样的指令言语行为的使用、理解和分类提供一个全面的基础。因为篇幅有限，本文只主要介

绍了恒定性因素对指令言语行为的影响,尚未涉及到可变性因素的考察,在日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

考虑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根据本文的分析，指令言语行为是一个具有核心成员和边缘成员的开放性集合，因此在汉语

教学中，仅仅对祈使句加以介绍是无法满足学生日常交际需求的。因此我们建议，在汉语教学中，

加入对于语境因素和多种指令言语行为的介绍，加入语用方面的知识，不仅对表达的正确进行训

练，也要对于表达的得体性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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